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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岁，苏轼（1037-1101）被贬

儋州，环境艰苦，《十八大阿罗汉颂》一

文直言“海南荒陋，不类人世”。住下之

后，乐观洒脱的苏轼结交了许多当地朋

友，《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

黎之舍》三首七绝记录了大诗人的海南

乡间生活片段：

半醒半醉问诸黎，
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
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小童，
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
溪边自有舞雩风。

符老风情奈老何，
朱颜减尽鬓丝多。
投梭每困东邻女，
换扇惟逢春梦婆。
苏轼酒后独自到四位黎姓朋友家

串门，第一首写他回家途中迷路，跟着

路上的牛粪回到了牛栏西边的家。第

二首写三个黎家小娃戏吹葱叶作声，听

在大文人耳中颇有雅乐之感。第三首

苏轼打趣满腔风月的符老先生在少艾

处碰壁，惟有老妇肯敷衍他。“符老”名

符林，其名因入苏轼诗而流传千古。在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携

一瓢酒，寻诸生，皆出矣，独老符秀才

在，因与饮至醉，符盖儋人之安贫守静

者也》这首七律的标题兼引言中，苏轼

云符林为儋州一位隐逸读书人，在海南

与之交游，同时苏轼记录了北宋时海南

人不过寒食节，在上巳节即“三月三”祭

祀祖先。“投梭”表示被美丽少女坚拒，

指多情男子挑逗邻家女失败，反而被扔

过来的织布梭子打掉两颗牙齿。此典

出自《晋书 ·谢鲲传》：“邻家高氏女有美

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邻家

女”变为“东邻女”则来自战国时期宋玉

《登徒子好色赋》：“楚国之丽者,莫若臣

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春

梦婆”事件是苏轼在原诗之后的自注：

“是日，复见符林秀才,言换扇之事。”“春

梦婆”由此而生，并演绎成了一则近似

禅宗公案的东坡轶事。

赵令畤(1061-1134)的《侯鲭录》记

载：“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

于田间；有老妇年七十，谓坡云：‘内翰

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昌化

指现在的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苏

轼在宋哲宗时期曾任翰林学士，故老妇

以“内翰”呼之。明代冯梦龙《古今谭

概》有一则欧阳修轶闻，其中“内翰”即

用来称呼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是

苏轼进士科考试的主考官，并对苏轼才

华推崇有加。欧阳修去世后，苏轼曾写

《醉翁操 ·琅然》，表达“思翁无岁年，翁

今为飞仙”的深切怀念。由此可知，在

苏轼的时代，“内翰”指翰林学士颇为流

行。南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赵德

麟、李方叔，皆东坡客。”赵令畤与苏轼

相交，《侯鲭录》中有关苏轼的记录比较

可信。

通过赵令畴的记述，海南昌化老妇

“春梦婆”成为了洞彻人生、了然富贵浮

云的象征。“昔日富贵，一场春梦”颇具

机锋，“坡然之”似乎指这些话如当头棒

喝，使苏轼顿悟。

但“春梦”在苏轼诗中并非全指如

荣华富贵一般的美梦。四十二岁那年

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遭遇的最大

挫折，险近丧命。磨难之后，戴罪被贬

黄州，要靠垦荒耕种糊口。苏轼苦中作

乐，干脆以荒地所处的“东坡”为号，自

称“东坡居士”。《正月二十日，与潘、郭

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

城作诗，乃和前韵》创作于黄州时期：

东风未肯入东门，
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
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
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
故人不用赋招魂。
这首诗的第四句尤其有名，其中的

“春梦”似乎指过去不久的“乌台诗

案”。对于达观的苏轼来说，过去不管

凶险还是荣光，均已完结，眼前的平静

安稳最可珍视。正月出城寻春，二位好

友，三杯浓酒，所有温情都在相与一笑

之中。

比苏轼晚生五个多世纪的莎士比

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也

写过“春梦婆”。《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

幕第四景，罗密欧犹豫着要不要去参加

仇人家的舞会。他说自己前一晚做了

个梦，而梦是真实的。罗密欧的朋友迈

丘西奥为了打消罗密欧的顾虑，说梦都

是假的，不过是每个人心中执念的显

现。迈丘西奥为此还编造了一个梦神，

即“春梦婆”。

“春梦婆”是朱生豪先生的翻译，莎

士比亚原文为QueenMab，也就是梁实

秋先生译本中的“仙姑”。她每夜乘专

属车驾从熟睡的人们脑中或身旁奔逸

而过，勾起每个人心中的贪念。恋人梦

到爱情，朝臣梦到帝王的恩宠，律师梦

到诉讼费，牧师梦到肥缺，军人梦到战

功……朱生豪借鉴了苏东坡“春梦婆”

的典故来翻译QueenMab，强调美梦之

空。梁实秋则译为“仙姑”，并在《罗密

欧与朱丽叶》译本中加了一个注释：

“‘仙姑’QueenMab，即众小仙中之女

王。此‘女王’之称谓，莎士比亚系首先

使用者。”用“仙姑”指代“众小仙之女

王”，梁实秋很可能借鉴了清代李汝珍

（1763—1830）《镜花缘》第一回对百仙

之主的指称：“内中单讲蓬莱山有个薄

命岩，岩上有个红颜洞，洞内有位仙姑，

总司天下名花，乃群芳之主，名百花仙

子，在此修行多年。”

相 比 较 而 言 ，莎 士 比 亚 笔 下 的

QueenMab和“百花仙子”身份的“仙姑”

更相仿佛，而与苏东坡诗中、轶事中的

乡间老妇“春梦婆”形象不甚合辙。朱

译出现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梁译在上世

纪六十年代。从“春梦婆”到“仙姑”这

一细微处，可见前辈译者匠心。

十九世纪初，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

（PercyByssheShelley，1792—1822）采

用QueenMab作为一首长诗的标题，中

文大都老老实实地译为《麦布女王》。

屈指一算，沈苇窗先生去世已廿

七载，如今尚在，当是百岁寿星耳。犹

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共樽前于雪园，

两鬓添霜，头已微秃，目略有神而欠

采。齿及《大成》景况，沈老道：“《大

成》跟我早已连成一体，我在，它在；我

亡，它亡。”语多感慨。沈老好忆往，陈

年旧事骨碌碌抖出来，好比一部南来

沪上文人雅士交谊史。沈老说得兴

奋，小沈听得入神。

沈苇窗，祖籍浙江桐乡乌镇，一口

苏白说得比苏州人更地道，不少人误

以为他是上海人，他却谦说：“讲地道，

我不如西城老弟，侬是真真正正格上

海人！”听之汗惭。我的上海话，不外

如是，夹杂宁波口音，大不如他。九十

年代我主编《花花公子》中文版，月刊

工作繁忙，少有联系，偶然一通电话，

敬问安康外，多问及《大成》近况。沈

老道：“马马虎虎，有得做，总归要撑落

去，侬讲阿对！”言语欷歔有原因，一是

读者渐少，二是老作者家凋零——陈

存仁去了，高伯雨走了，南宫搏逝了，

一个接一个，仅靠陈蝶衣一人独撑，何

能济事？我婉言安慰，他回道：“自家

事体，自家晓得，嘎样落去，说勿定早

晚要上排门板。”

苗头不对，转话风，谈戏。果然奏

效，兴致来了，打梅兰芳，到马连良、麒

麟童，再到俞振飞，滔滔不绝。谈了逾

半小时，余兴未了，叮嘱我：“做文章，

一定要懂戏曲。”唷！难怪《苇窗谈艺

录》写来丝丝入扣，妙到毫巅。我问俞

振飞真的那么好？哈哈笑：“当然不

赖。不过，顾传玠勿输拨伊。”当年俞、

顾二人并称，不分轩轾。

沈老乃昆曲大师徐凌云的外甥，

从小亲炙昆曲，所说自有根据。沈老

幼习医，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有志

悬壶济世，南下香港，本想以此谋生，

可香港早有四大名医：丁济万、陈存

仁、朱鹤皋、费子彬，杏林泰斗，难以比

肩，可幸在上海时期，曾为金雄白的

《海报》撰稿，于是重操故业，投稿报

章，并在丽的呼声金色台充当戏剧顾

问，生活尚可对付过去。

时来运转，七十年代偶遇开鹤鸣

鞋帽店的杨抚生，相谈翕如。杨抚生

是一个生意人，开了“人人”和“大大”

两家百货公司，生意不错，为宣传业

务，出版了《大大》月刊，这是他第一本

经手的杂志，跟沈老无涉。我曾为《大

大》写稿，是翁灵文所荐，写了一篇《东

洋刀剑谈》。《大大》月刊大三十二开

本，封面四色印刷，可惜销路平平，杨

老板兴致索然，想要停刋。沈苇窗得

知，就怂恿他不妨换过新风格出版一

试，盛意拳拳，杨老板点头答应。于是

沈老一力独挑编务，大事改革内容，改

名《大人》，以文人逸事、宦海史料作为

主打，一声号令，海派文人纷纷拔刀相

助，名家荟聚，猛稿如林。

沈老胞兄沈吉诚（人称老吉），人

面极广，在上海时拜入杜门，精伶过

人，人称“小抖乱”。到了香港，海派交

际，在文化界、电影圈、马场都十分吃

得开。老吉喜欢赛马，更精于此道，熟

悉马圈人士，于是乘势编了一本《老吉

马经》，这是香港赛马史上第一本马

经，老吉因而成为香港马经宗师，后继

者如蹄风、韦耀章等，都是他的徒子徒

孙。他跟骑师陶柏林、洪燮康，俄籍练

马师皮罗夫、苏芬诺夫十分相熟，因此

贴士准绳，销路大开。沈苇窗灵机一

触，要老吉写马场轶事，于是《马场三

十年》始载于《大人》月刋，打战前赛马

到战后，历史横跨三十年，绿茵场上马

奔腾，骑师挥鞭力驱策，人物栩栩如

生，情节扣人心弦，读者争相追读。惜

乎寿命不长，仅办了四十二期，七三年

十月即告寿终正寝。原因听说是沈老

跟杨老板在广告佣金上，发生了意见，

深觉受欺，拂袖而去。

《大人》停办后，沈老意兴阑珊，可

一班海派作者劝他继续办下去，并且

愿意暂不支稿费，助他一臂之力。盛

情难却，匀出私蓄，同年十二月创办了

《大成》杂志。《大成》的编辑路线跟

《大人》了无异致，“聚文史菁华及艺术

大成”，同样是传记、掌故、文化、艺术

为主，有了前头《大人》的编辑经验，唱

独脚戏的沈苇窗，应付编务，更是驾

轻就熟，游刃有余。《大成》 版面悦

目，内容丰富，远超 《大人》，尤其

是每期封面，统由巴蜀大画家张大千

绘画，寥寥数笔，山水清幽，花鸟灵

动，读者焉能不爱不释手？作家阵

容，那就更胜 《大人》 多多矣，名家

八方荟萃，各展文釆，粗略算算，便有：

儒医陈存仁，掌故大王陈定山、芝翁、

林熙，词王陈蝶衣，广东才子吕大吕，

历史小说大家南宫搏……喔唷，差点

儿忘了，还有我这个小不拉子。

按理嘛，我跟《大成》大缆都扯不

拢，这就不得不提我的世伯翁灵文

了！老翁是父亲的老朋友，太平洋战

争爆发之前，他们同在一个抗日话剧

团工作，老翁当男主角，家父负责布景

设计，时剧团团长就是后来外交部部

长乔冠华。七四年初夏，我从日本回

来，求职不遇，身无分文，翁伯伯介

绍我为《大成》写稿，我听了，吓一

大跳，《大成》 名家如林，且尽是饱

学之士，我这个小毛头，肚子里倒吊

无半滴墨水，何能得列门墙？翁伯伯

用京片子道：“论文笔，你拍马未能

追上那些老前辈，可你可以从日本书

籍、杂志找一些有关中国传记的资

料，改写成中文应应景嘛！沈社长定

会乐意采用！”

一为兴趣，二为糊口，我从日本书

籍上找到山口淑子（李香兰）的传记资

料，立事编译，写成《一代奇女士李香

兰》，交由翁伯伯送呈沈社长苇窗先

生。本不存任何奢望，一个星期后的

星期天，翁伯伯邀我到九龙佐敦弥敦

道上的北京酒楼午饭。到埗后，房间

里已聚拥了十多人，我一眼就认出苇

窗先生，穿了一袭深灰色西服，领脖子

上结上枣红领带，温文儒雅，举止潇

洒，有民国雅士之风。经翁伯伯作介

绍后，他用上海话对我说：“沈先生，侬

篇讲李香兰价文章，我拜读过了，写得

勿错，下一期刊出，希望侬多点来稿。”

社长扶掖，小巴拉子自此成为《大成》

最年轻的作者，阿拉侬，全是上海同

乡，亲昵无间。

只是后来我跟沈社长发生了一些

小误会，从此没再为《大成》供稿。直

至九二年，因为有篇文章涉及京剧，文

中有关四大名旦、四小名旦的排名次

序，只好硬着头皮致电沈社长讨教。

沈老在电话里，滔滔不绝详为解说。

旋约定翌日茶聚，多年阴霾，一扫而

空。越三年，中秋前夕，苇窗先生离

世，享年七十七，《大成》亦随他而去。

撙前故人尚在，愁思必随风逝，愁思断

不了！

我小时候“护头”，每次理发，家长都

绞尽脑汁，威胁利诱，说只要我不作，就

给我买糖、买玩具，买猪肉馅饼、牛肉

包子，但一披上那白色围布，我就又蹬

又踹，又哭又叫，闹得鸡飞狗跳。父亲

把我摁在椅子上，累得气喘吁吁，汗流

浃背。为我理发的师傅也是手忙脚乱，

心惊肉跳，但越紧张越出错，不是推子

夹了头发，就是剪子碰了皮肉，疼得我

鬼哭狼嚎。

但是，不管我怎样折腾，头发照长不

误，过三四个月，头上乱蓬蓬一团，像个

鸡窝，男女难辨，常引来怪异的目光，连

我自己都觉得别扭寒碜，终于明白剃头

是必须的，于是不再反抗，乖乖就范。

上小学前，我理发就不用父母操心了，

要一毛钱，自己去。有时坐在板凳上排

队，理发师对那哭天抹泪的小男孩说，

你看人家小哥哥，自己来理，你看你，叫

大人领着，还狂呼乱叫，多丢人。我虽然

有几分得意，但又有点心虚，因为我也曾

拼命挣扎过。

那时县城里有三四家剃头棚，或叫

理发店，分布在市场周围，而且都是前店

后家，剃头师傅都是男的。我常去的那

家姓彭，不仅人和气，技术好，还懂点医

术，能治跌打损伤。谁下巴、肩膀脱臼，

他给揉巴揉巴就好了。后来公私合营，

理发匠集中在一起，成立国营理发馆，铺

面大了，新添了五六张很漂亮的白铁架

黑皮面理发躺椅，师傅和学徒，总共有十

来个人。师傅理发，刮脸，喝茶，徒弟烧

水，扫地，把用过的毛巾洗净，放在蒸锅

中消毒，给师傅们打下手。县城不大，彼

此都认识，知根知底，而且不少沾亲带

故，所以师傅们手不停，嘴也不闲着，什

么家长里短，趣事逸闻，物价民情，天文

地理，滔滔不绝，俨然小城新闻中心。那

时的理发师，不知为什么，一律穿医生的

白大褂，而且胸前的口袋鼓鼓囊囊的，插

着剃刀、梳子、香烟、打火机，还有一支钢

笔。儿童对医生向来无好感，一看到他

们，就想起打针种牛痘，出于动物自我保

护的本能，紧张恐惧，想方设法逃逸。如

果理发师不穿白大褂，估摸会减轻儿童

的心理恐惧，护头的孩子会少些。

那时没有电动推子、吹风机等现代

化工具，理发师用推子、剪刀理发，用剃

刀刮脸，修眉，用小剪子剪鼻毛、耳毛，用

一个精巧的掏耳勺清理耳朵。

剃刀必须保持锋利，所以在师傅手

边吊着一根长条帆布，或长条皮革，用以

磨刀。刮脸时，脸上有油，刀刃沾油就不

快了，必须在帆布上磨一磨，钢一钢，翻

擦几下，才能锋利如初。有一道工序，叫

打扑，实际上是按摩，理发师用两只手，

拉拉耳朵，揉揉肩膀，拔拔脖子，从头到

脚敲打一遍，血脉畅通，遍体通泰，舒服

之极，甚至有人打起鼾来。但这是给成

年人服务的项目，没有小孩的份儿。一

毛钱，洗洗理理就走人，而且那漂亮的理

发椅也不给我们坐，说我们人小，坐在那

椅子上人就没了，没法理。其实我心里

特别想尝尝坐在那又大又漂亮的理发椅

上的滋味，但一直没机会，直到上了中

学，才算“多年媳妇熬成了婆”，自然升格

为理发椅顾客。可惜的是，那理发椅用

了多年，已经不像刚买来时那样好看了，

但还是比那把木椅格高，舒服多了。

我第一次刮脸，是上高中时，当时唇

上唇下已长出一层毛茸茸的髭须，虽然

柔细，但已成片。同学说，千万不能刮，

否则会疯长，又黑又硬，胡子拉碴，很难

看。理发师问我刮不刮脸时，我犹豫了

一下，但最后说刮吧。于是师傅把椅子

放倒，用毛刷，在脸上涂满肥皂，打出泡

沫，然后拿出一条热毛巾，在空中甩几

下，散散热，用手试试温度合适了，再盖

在脸上，闷个四五分钟，掀开毛巾一角，

用剃刀刮脸。他的刀极锋利，所到之处，

纤毫不剩，皮肤干净光洁。而且手法娴

熟，刀刀相接，不留死角。刮到耳朵眼

处，他刀尖轻轻一转，嚓的一声，耳毛一

扫而光。我是“处女刮”，师傅很认真，把

我的脸仔仔细细刮了一遍，额头、眼皮、

耳垂、鬓角、脖子后面的汗毛，都刮得干

干净净。他一边刮，一边用手指轻轻摸

摸是否平整，如果不满意，再补几刀。闭

着眼晴，听剃刀在脸上走动的嚓嚓声，那

个痛快，那个舒服，无以言表，而且有一

种庄严的仪式感：从即日起，我就是真正

的成年男子了！

据说中国古代，虽有专门为贵族梳

理头发的工匠，但没有理发一词，因《孝

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剃剪头发，视为不孝，所以不

管男女，都留长发，沐发梳栉，挽髻于头

顶。梳理头发的匠人，称为待诏、镊工、

剃工，俗称梳头匠、剃头匠等。《诗经 ·小

雅 ·采绿》有句曰“予发曲局，薄言归沐”，

就是描写留守夫人想到丈夫要回来了，

头发凌乱，快回家沐栉、打扮一番。在唐

之前，中国人的发型，均为束发，盘在头

上，整洁卫生美观。后来佛教盛行，和尚

和尼姑剃发，以除去烦恼，六根清净，修

身养性。满人入关，一律剃发留辫，中国

剃头业由此形成规模。1843年上海开

埠，西洋人把先进的理发烫发技术工具

传入上海，上海理发业兴旺发达起来，辐

射全国。

日本的古代发式，虽也受中国文化

风气的影响，但毕竟诞生于岛国风俗习

惯传统审美之中，样式奇特高古，繁琐复

杂。比如女人发型有：束发、垂发、大垂

发、尼削、鬓削、唐轮、岛田髻、高岛髻、兵

库髻、胜山髻、笄髻等等。男式有美良

豆、总角、一髻、茶筅髻、月代头（有若众

髻、二折髻、角前发三种）、本多髻、银杏

髺（有大、小、普通三种）、丁髻等等。我

们在日本电影中看到的那些武士们，把

中间和前面的头发刮干净，留下周围的，

再编成小髻子，粘在头顶正中间，就是所

谓的月代头。

西洋理发技术传入日本似乎晚些。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于1871年发布断

发令，明治天皇率先垂范，剪了头发。发

布断发令的当年，东京才开了第一家新

式理发馆，名为川名床，并开始用三色

转筒灯为标志。为了鼓励断发，明治政

府对以前的结发屋课以税金，而新式理

发馆免税。

据说，中世纪时，西方认为人生病是

体内各种元素不平衡所致，只要引出多

余的元素就可恢复健康，因而欧洲人认

为放血是康复之始，但正统医生认为这

是雕虫小技，不屑一顾，就委托理发师

来做。1540年英王批准成立理发师外

科医师联合会，理发师正式打出外科医

生招牌，并确定用三色柱为标志：红色

代表动脉，蓝色代表静脉，白色代表纱

布。1745年，英王乔治二世敇令成立

外科医学会，外科与理发师分道扬镳，

但三色柱却沿用下来。还有一种传说：

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重要的革命领袖

在理发师掩护下得以脱身，革命胜利后

为表彰其功绩，特许以法国国旗红白蓝

为其标志，后逐渐演化为转筒灯，成为

全世界理发店的标志。但法国大革命发

生在1789年，英国三色柱其时已用了

二百多年，始于法国似乎有点不靠谱，孰

对孰错，有待专家考证。

如今传统的理发馆已难寻觅，而发

廊、发屋、美容舍、美发厅、发艺工作室、

发艺造型中心遍地开花，其中的理发师、

造型师、美容师都是穿着入时，发型标新

立异，言语时尚的年轻人，问他们会不会

刮脸，有的根本听不懂，不知刮脸为何

物，有的虽听说过，但没见过，更没学过，

没有这项服务。究其原因，一是刮脸技

术较难，手里一把利刀，一不小心会拉口

出血，因此剃刀要严格消毒；二是嫌脏，

嫌累，嫌麻烦，嫌不赚钱；三是各种电动

剃须刀，应有尽有，自己处理更卫生方便

安全。正因此，刮脸等手艺面临失传的

危险，那种惬意和快感，也将随之消失。

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多体验几次刮脸

的快感，但询问多处，都没有这项服务，

悻悻而归。有一次在东邻日本采访，却

有意外发现。在日本城市理发，与中国

差不多，多用电动工具，而且更先进，连

清理头发茬子也用机器，呼呼一吸，干干

净净。但在农村，还有一些传统的理发

馆。我去的那家，门脸不大，但窗明几

净，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师傅，正在如醉如

痴地看电视中的大相扑。他看到我，马

上回到工作状态，按照程序，一丝不苟地

开始操作。我看他每一个动作都很标准

到位，显然受过严格训练，就问他跟谁学

的。他说父亲。这个铺子已经有一百多

年，一代一代传下来。还说现在想当理

发师，要上学二年，经过国家考试，取得

理发师资格，才能开业，但儿子不愿继承

家业，考了国家公务员，在市役所工作，

他干不动了，这个理发馆也就没了。讲

起这些，他面容戚戚，有几分悲凉无奈。

顺便说一句，在国外理发，最好先记

住几个关键性的单词，以免出丑。头发

是门面，一旦弄个乱七八糟，五颜六色，

奇形怪状，就没法出门了。我有一个朋

友，刚到日本时语言不通，人家说什么他

都“哈依”，结果理了个最新潮的发型，后

边留了个小尾巴，他半工半读，不能不工

作，只好大热天，找顶帽子掩盖。

这位老者依然保持传统的理发方

式，除理发、刮脸外，还剪鼻毛、采耳、按

摩。但按摩肩部时，用的是一个枕头状

的按摩机，放在肩上咚咚地敲打，虽不难

受，但也不舒服，与人工按摩，有天渊之

别！最后，他拿个镜子上下前后左右照

一照，问我是否满意。

不知为什么，我理发时，忘记了体验

快感，突然想起陈毅外长的一段话：好的

翻译就像快刀子斩乱麻一样利索，使人

感到痛快。不好的翻译，像钝刀子割肉

半天割不下来……

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怎么想起了这

个？但又觉得，陈毅外长这个生动的比

喻，也许真与刮脸的感受有关？

想念理发馆 一
代
名
编

沈
苇
窗

——莎士比亚与苏轼之间的一点联系

从“春梦婆”到“仙姑”


